
南天眼 目痛长膜
— 缅怀法海上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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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 日

1 9 9 1 年冬
,

在 北京中国佛教协会
,

碰 到

从江西南 昌来的戒全老和 尚
,

他问起我的师

承
,

我答言
: “
主要师事法海喇嘛

。 ”

他说
: “

法

海喇嘛
,

我知道的
,

前些天刚刚圆寂
,

遗体未

茶毗
,

装缸封存
。 ”
我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噩耗

,

如闻晴天霹雳
,

顿感脑中麻木
,

半晌未能醒过

神来
.

事后
,

对这消息
,

还是疑信参半
。

直到

一个月后
,

接到杭州俞中元居士的来信告知
,

方晓得法海上师确于十月十三 日 (公历 H 月

18 日 )示寂
。

我这才陷入 了失去明师的悲凉

落寞中
,

和法海上师相处的一幕幕
,

时而重现

心头
,

总想写篇文章悼念
。

但自忖与上师相处

的时日太短
,

对他的身世不甚了了
,

本不够资

格写此类东西
,

故一直未能动笔
。

转眼到了上

师圆寂一周年的忌 日
,

上师的音容笑貌 又时

而浮现在眼前
,

终于情不自禁地提起笔
,

尽己

所知
,

完成这篇文字
。

记得那是 1 9 8 5 年初
,

我学佛算是十一个

年头了
,

拉拉杂杂地读了几千卷经论
,

亲近参

访过巨赞
、

明真
、

正 果
、

观空
、

海灯
、

清定
、

智

敏
、

倪维泉
、

徐恒志
、

杨化群等一二十位善知

识
,

坚持念佛
、

持咒
、

坐禅
,

自觉从理性上对佛

法的大道理 已无太多疑惑
,

唯独对禅宗明心

见性和密宗即身成佛的底蕴
,

尚如雾里观花
。

我的心思
,

自然便集中到这两个问题上
,

盼望

能得到于禅
、

密二门有修证的明师指点
。

有次

从常去拜访的圆彻法师那里
,

得知有位法海

喇嘛
,

习红教法
,

辩才无碍
,

有神通
,

曾治好瘫

痪病人
,

现在浙东某山隐修
。

其师慧定 (有时

叫定慧 )老和 尚
,

乃蜚声东南的老修行
,

人称

罗汉
,

能放光
,

不管走到哪个庙子
,

都是在禅

堂里端坐入 定
,

信徒们悄悄将红包置于他膝

上
,

他起坐后连看都不看
,

双袖一拂
,

便飘然

而去
,

好不洒脱 ! 可惜已于前几年圆寂
。

我听

后便生起了拜访法海喇嘛的念头
,

写信向上

海倪维泉居士打听
,

得知法海喇嘛来沪时便

常住在倪家
,

倪居士对他甚为钦敬
,

称他
“

辩

才滔滔
,

有预见之智慧
,

精通汉藏显密教典
,

确有修持
。 ”

我于是拟长函二封
,

呈上见解
,

提

出疑问
,

托他转呈法海喇嘛
,

祈请应允入山参

学
。

喇嘛答复
: “

此人宿根深厚
,

气脉明点较

好
,

若遇 明师
,

必有成就
。

如有机缘
,

可来山中

参学
。 ”

并用宗门的方法对我呈上的一些错谬

见解给了很不好回答的反洁
。

直到这年的十

l l

森淤争一朴启协敏ù

法海上师青年 时代法像

DOI : 10. 16805 /j . cnki . 11 -1671 /b. 1993. 03. 005



二月
,

我才得便南下参访
。

法海上师所住南天 目山玉皇坪
,

在浙江

临安县桂芳桥村之南
。

山路虽称五里
,

但因陡

峭
,

爬上去得花一个多小时
。

快到山顶时
,

沿

小路转过山后
,

眼前出现了一片约有数亩大

的坪坝
,

辟有几块菜地
,

周围竹木葱笼
,

清泉

涂徐
,

对面青山伸臂环抱
,

环境颇为清幽
。

这

里远离村镇
,

平时很少有人过往
,

寂静得连个

虫鸟鸣声都听不到
,

确是个参禅办道的好地

方
。

虽然号称
“

千佛寺
” ,

但并无佛殿僧房
,

无

庄严佛像
,

只有三几座行将倒坍的破房
,

据说

原是道教的庙子
。

上师所住的楼下
,

兼作库

房
、

斋堂
,

地上堆放着粮米农具等杂物
,

靠墙

只放着一张旧方桌和几个条凳
,

算是方丈兼

客堂了
。

山上住有二三十名僧尼
,

生活相当清

苦
,

粮米油盐
,

需从山下十几里外挑来
,

几位

中青年比丘
,

几乎每天都下山挑东西
。

一些从

名山大刹来参学的僧尼
,

一看这种寒掺景况
,

顶多住一宿便下山了
。

我倒是很想在这里多

住
,

但因公务在身
,

仅上 山两次
,

前后所住时

间总共不足一月
,

却已得到 了在别处难以得

到
、

终身受用不尽的宝贵东西
。

法海上师当时看上去六十岁左右
,

中高

个
,

尽管平时穿一套不合身的旧蓝制服
,

乍看

来缺乏大和尚的派头
,

但只要稍作端详
,

便不

难发现他相貌的庄严
、

风度的潇洒自然
。

一位

杭州来的居士说
: “

上师活象阿弥陀佛
,

就是

嘴巴略小了些
。 ”

她的话提醒了我
,

立刻想起

一幅常见的阿弥陀佛画像
,

上师在微笑时
,

是

象那个样
。

看他青年时代的相片
,

那标致
、

精

神
,

见到的人莫不脱 口赞叹
。

他头顶上还有个

小肉髻
,

大概应算做修证程度的某种标志吧
。

口音是浓重的西北味
,

对我这个西北人来说
,

倍感亲切
。

他对我很是慈悲
,

当作贵客招待
,

嘘寒问暖
,

特表关注
。

他说
: “

你从北京远道而

来
,

求法心诚
,

我决不负你
,

这次一定要让你

得到正知正见
。 ”

听了他几次讲经
,

请教了许

多长期迷惑不清的问题
,

诸如明心见性
、

禅门

三关
、

定慧关系
,

开悟与证果的关系
、

定慧与

神通的关系
、

禅定与气脉修法
、

解冤度亡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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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,

都得到 明晰的解答
。

他还用宗门接人的方

式
,

为我直指心性
,

可惜我根器愚钝
,

未能言

下顿悟
。

我发现上师确如倪维泉居士所言
,

佛

法渊深
,

兼通汉藏
,

学赅诸宗
,

而且通中西 医

学
、

气功
、

武术
,

知晓道教内丹之秘
。

我从没见

过象他这样宗说兼备
、

显密兼通而 皆有修有

证的人
。

法海上师当时每天讲经两次
,

上午讲《华

严 》 ,

晚上讲藏密 《六成就法 》
,

这在国内大概

是仅有的
。

他讲经不同于许多法师之背诵古

人注疏
,

而是针对听众的思想问题
,

联系自他

的修行经验
,

并广征博引
,

融会教
、

禅
、

显
、

密
,

对经论作阐释发挥
,

与其说是讲经
,

无宁称为

说法
。

讲起来活泼自如
,

如话家常
,

如数家珍
,

纯然从 自心中流出
。

经言祖语
、

宗门公案
、

古

德摊行
,

乃至诗揭民歌
,

信手拈来
,

他自己修

行的故事
,

时而穿插
,

听众的心思见解
,

随时

揭发指摘
,

时而嬉笑戏谑
,

时而威严喝斥
,

时

而循循善诱
,

时而长吟高歌
,

时而状摹世相俗

态
,

真是喜笑怒骂
,

皆成妙用
,

正是宗门大德

的作略
。

那深奥的教理
,

经他深入浅 出的讲

解
,

就是那些不识字的僧俗
,

也能即席领解
,

就是象我这样专业研究宗教的知识分子
,

听

起来也觉至为深刻
。

我懂得欲臻此境
,

殊为不

易
,

他针对我当时对
“
无念

”

的误解执着
,

反复

讲解《华严 》中
“
以思惟道而得阿褥多罗三藐

三菩提
”

之理
,

谓执着无念而入定是痴定
,

从

凡夫到等觉
,

不可能无念
,

越想无念 越是有

念
,

须 以正念 去修道
,

正念体上 自然有离念

智
,

我当下释然
。

我发现法海上师确有在一定程度上感知

他人心思和身中疾病
,

气脉明点的功能
。

他用

密宗
“

入我我入
”

说解释知他心现象
,

说一切

众生的心念都在相摄相入
,

众生烦恼 的意念

必然会 加持人修行人心中
,

故古德强调修定

者宜在远离人众的山林之地
。

而 自心若定
,

则

他人意念入于我心者自能了了
。

据说他还有

以意念招摄人和用意念使人倒伏的本领
,

曾

以此降伏过某名气功师
。

经过几天 的观察
,

我对法海上师油然生



起敬意
,

加上上山前夕见护法来迎
、

听讲中见

上师现清净圣僧相之感应
,

遂决定归依
,

求受

密法灌顶
。

灌顶开始
,

上师神情悲悯
,

奏铃鼓

念咒加持
,

我 只觉一股巨大的
、

清凉的气息从

头顶贯下
,

顿时进入恍若忘身
、

一念不动的欢

喜心境
。

灌顶时
,

有山中梅花提前一月开放
、

适供投 花之 需
,

及闻护法 呼啸之瑞
,

上师赞

叹
: “

机缘甚好
。 ”

看曼达盘时
,

占得事业成就

之兆
,

上师释云
: “

你回去后
,

将在世间的事业

和弘扬佛法的事业上获得成就
,

吉祥如意
。 ”

上师赐法名曰
“

佛日
” ,

我理解此中寄寓着重

辉佛日的期望
。

所受为阿
.川黎灌顶

,

上师开

许
:

可修习一切密法
,

熟悉仪轨后
,

可灌顶传

法
。

临行前
,

上师又特别指授了亥母法等修习

诀要
。

我庆幸得遇明师
,

欢喜无量
,

曾诌诗数首

纪 此次南行
,

其中赞上师有
“

南天眼 目在斯

人
” 、 “

歌吟笑谑见宗风
”

之句
,

又云
:

破庙残垣作道场
,

青山环 卫拥法王
,

欣来座下聆狮吼
,

如入 当年鹿野堂
。

千里凌寒访道 来
,

南天 雾 日放晴晖
,

殷勤多谢 山灵意
,

早教梅花破冻开
。

拼将心血济群 生
,

密法承传期有成
,

誓愿与师融合处
,

黑天拥赞起 回风
。

①

那次听讲
、

问法之余
,

我有空便坐禅
,

很

快便能排除杂念干扰
,

自觉周身气溢
,

达到了

前所未有的境界
。

坐毕经行
,

纵览那天空地

阔
,

眼前青山如海
,

脚下 白云滚滚
,

只觉心境

开扩
,

通身轻快
,

忘记 了自己的身份姓名
,

确

有一种如 鸟出笼的意味
,

使我对山林瑜伽行

者的生活有了很深的向往
。

这自是上师加持
、

道场熏陶所致
,

下山后
,

一进入 花花世界
,

那

种觉受便消失了
。

半年多后
,

我念完了十万遍百字明
,

得借

休养之机再次进山亲近上师
,

求受了大手印

灌顶
,

住了十多天
,

每日听讲经论
,

诸问法要
,

禅观中自觉对大手印
、

大圆满的见地有了切

身感受
,

觉得法性确实如此
,

我等众生当体与

佛无异
,

当念便具足三身四智
,

轮回
、

涅爪
,

有

念
、

无念
,

从本以来等无差别
。

呈解于上师
,

一

笑而 已
。

据亲闻上师 自述
,

及听师兄弟和熟悉上

师的人讲
,

法海上师的身世大略如下
:

青海

人
,

俗姓拉
,

似出藏族
,

或藏汉混血
。

少小出家

于徨中塔尔寺
,

为安嘉活佛弟子
。

大略十三四

岁时随道行和 尚到东南
。

来内地的目的
,

据他

说是因不满于黄教僧 之热衷于背经论
“

考状

元
” ,

而来寻求真正修行解脱之道
。

上过鼓山

佛学院
,

并任过该院教师
,

小小年纪便登座讲

经
。

师事慧定和尚学禅
,

慧师乃禅门尊宿虚云

老和尚印证者
,

为他起法名曰
“

妙空
” ,

当是接

云门宗
,

与佛源
、

净慧师同辈
。

一次在鼓山禅

堂敲着木鱼唱阿弥陀佛号
,

忽然头触于柱
,

木

鱼落地
,

霍然顿悟
,

时年仅十六岁
。

经慧定师

印证
,

透过三关
。

后承师命
,

随侍西康贡噶呼

图克图学白
、

红教密法
,

四十年代曾随贡师入

贡噶山闭关有年
。

据黄念祖老居士讲
,

法海喇

嘛当时在贡噶山成就拙火
,

可赤体御寒
。

在贡

师所收内地僧徒中
,

他以开悟最好
、

最洒脱而

又打卦灵验著称
,

曾译过贡师所传若干密典
,

至今成都有些老居士
,

还记得 当年那位年轻

潇洒的妙空和尚
,

至于他后来怎么成为法海

喇嘛
,

则不得而知了
。

解放初出山
,

至上海某

医院挂牌行气功治病
,

一时名噪沪上
,

排队就

医者不下数万人
。

他说
,

当时只觉两 目中有光

射出
,

病人一进门
,

只要用 目光 一照
,

疾病便

除
,

发功
、

按摩
,

只不过做做样子而已
。

这在密

法是
“

视法
”

和
“

治病悉地
”

得某种成就的表

现
。

不料医人多了
,

自己右手却落下个震颤之

症
。

注
:

①黑天
,

即大黑天 (摩哈蔼拉 )
,

为本法系护法
神

_



慧定和尚当时隐居于南天 目山
,

乃命他离沪

还山
。

后来慧师离山赴闽
,

就只剩他一人住在

破庙里修行
,

兼为附近乡民治病
,

至今当地人

尚称他
“

拉医生
” 。

我听他说
,

他当时的生活来

源
,

是上海某弟子按月供养的九元钱
,

每月下

山买一次粮油
,

花去六元
,

剩下的三元
,

随手

布施贫病
,

后来被施主得知
,

便只寄给他六

元
。

他孤身隐居山中
,

一直到 圆寂
,

足迹很少

出山
。 “

文革
”
中

,

他忽然变疯
,

有时在公路上

打三个转身后退一步
,

口里唱着一首
“

我不要

这一个呀
,

我爱的是那一个
”
的民歌

,

红卫兵

看他疯颠
,

便不去革他的命
。

后来人们发现他

的疯话屡屡应验
,

目为有神通者
。

他说那是修

密法中的
“

疯狂行 ,’ ( 普颤行 )
,

任运自然
,

释放

心中郁气
,

虽貌似疯颠
,

而内实清明
。

浩劫过后
,

佛教重生
,

法海喇嘛也开始摄

受众生
,

灌顶传法
,

创建道场
。

他的愿力很是

不小
:

计划在所居处建成一个可容纳五千人

修行的大道场
,

包括男
、

女众丛林各一处
,

各

设禅堂
、

念佛堂
、

密宗殿
,

禅净密三传齐修
,

主

要供老年退休者修持
。

山上交通不便
,

一砖一

木
,

都比山下贵几倍
,

要修成这样的大道场
,

起码需几百万元资金
,

他孤身一人
,

缺乏得力

辅弼
,

要成此大事
,

实在不堪设想
。

有关单位

请他去住持现成的西天 目禅源寺
,

他不肯去
。

他确认所居处为金刚亥母道场
,

将来必能兴

旺
。

六年之后
,

我才三上南天 目
,

眼前景观
,

全非往昔
:

已修起四座木石结构的楼房
,

其中

大殿规模宏伟
,

殿 内佛像之庄严
、

壁画 之精

美
,

乃名山大刹所罕见
。

据说整座 山已被上师

买了下来
,

耗资已逾百万
。

一座巨大的毗卢主

殿
,

料已备齐
,

地基已打好
,

只等立架上梁了
,

上师若再能住世一两月
,

这座殿堂便可落成
。

可惜他宏愿未了
,

便撤手西归
,

徒众也星散云

飞
,

只剩两三位老比丘看门
。

目睹上师的功

业
,

瞻礼上师的遗照
,

回忆上师的教诲
,

不禁

感叹嘘啼
,

低回不已
。

我惭愧无能力继承上师

的遗愿
,

修成他半就的道场
,

惭愧自己修学无

成
,

不堪传扬上师所嗣传的禅
、

密二系大法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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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低吟小诗一首
,

表达自己沉痛的心情
:

歌吟笑谑见宗风
,

汉藏兼赅显密融
。

梵宇半成遗愿在
,

南天眼 目痛长螟 l

上师的徒众
,

后来仅常住山中者即达八

十余人
,

多数为尼众
。

四方前来求受灌顶者络

绎不绝
,

其中很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外人

士
,

还有几个洋博士
,

如我所熟识的意大利莫

尼卡博士
,

便曾在上师处听过一个月的经
,

身

上的病 自然而愈
,

上师说她的病因是其母在

怀胎时受过伤
,

她回家问过母亲
,

确有其事
。

上师的饭依
、

灌顶弟子
,

总数大略在万 人以

上
。

若从全国范围比较而言
,

法海喇嘛恐怕

算不上当代一流的名僧
。

他的名望远小于他

的实德
,

作为藏传佛教的传人
,

他既非转世活

佛
,

又非名刹堪布
;
作为汉僧

,

他非大住持
,

没

给自己弄到半个委员
、

理事之类的头衔
。

他虽

讲说不辍而很少录音整理
,

他虽能文墨却不

事著述
,

几乎没有大作传世
。

然而
,

我认为他

是能真正当得起高僧的这个
“

高
”

字的难得僧

宝
。

他在社会大变革
、

佛教遭劫难的时代
,

坚

持走着历代高僧传统的路子
,

孤身隐居深山

修持
,

以巧妙的智慧躲过 人魔的干扰
,

迎来佛

教的劫后重兴
;
他对名闻利养

、

是非毁誉
,

的

确是视若浮云
,

后来虽然有了上百万元的信

施
,

却悉数用以育僧修庙
,

自己甚至连一件象

样的僧衣也没有
,

信徒供养给他的食物果品
,

他立即分与僧众
。

他传承真正
,

真正接得禅

宗
、

迪举
、

宁玛三系法脉
,

被公认为有修有证
,

有在藏地也少见的明显的密法成就
,

这在当

世
,

可以说是希有难得了
。

法海喇嘛的高
,

还表现在他特有的洒脱

自然上
。

他不改西北人的刚直质朴
,

有他自己

的显明个性
,

毫不扭捏做作
,

言行举止都是 自

然任运
,

不按照高僧
、

大和 尚的人格框架来调

整 自己
,

嬉笑怒骂
,

一如常人
,

而在平常中 显

出超脱
。

他不掩饰 自己
,

既讲自己的所证
,

也

常讲自己的过失烦恼
。

我曾听他说
: “

在贡噶



山住洞时
,

人家都是 日食两餐一餐
,

夜不倒

单
,

唯独我日食三餐
,

晚上睡觉
。 ”
又说

: “

有次

我在西湖边上看人钓鱼
,

忽来兴致
,

要了一副

钓竿来学垂钓
,

有位居士劝道
:

你这个身份不

适宜于钓鱼吧 ? 我说
:

是呀
。

便放下了钓竿
。 ”

他公然养了一只猫
,

常谈论他的咪咪
,

企图劝

咪咪吃素
,

结果失败
。

听智敏法师讲
,

法海上

师曾对他说
: “

我故意示现有烦恼
,

以摄取烦

恼众生
。 ”

是耶非耶 ? 我无从得知
。

但他摄受

尼众过多
,

却不免招来物议
,

有热心居士劝他

把那些 尼众弟子赶走
,

只摄受比丘僧
,

以维

护 自己高僧的清誉
。

他答
: “

她们是不是应度

的众生?既然与我有缘
,

因仰慕我而到这里来

学习
,

我不教导她们
,

推给你去教导 ?’’ 用有分

别心去看心无分别的人
,

自难免种种误解
。

殊

不知对修无上瑜伽的人来说
,

轻视
、

诽谤女

人
,

便犯了三昧耶戒
,

任运自然
,

正是禅宗
、

大

手印法有证悟者的修行法则
。

我曾仔细观察
,

也向师姐妹们调查
,

没发现上师在摄受尼众

方面有违犯律仪的事可指摘
。

上师时讲谑语

趣事
,

使尼众们轰然发笑
,

往往给初来的佛教

徒以不大严肃的印象
,

上师曾向我解释说
:

她

们终归是年轻女孩
,

一天若不让她们笑一笑
,

放松放松
,

心理
、

气脉就易出障碍
。

上师对尼

众教管甚严
,

她们在山中修行相当精进
,

一般

都有佛学院毕业的学僧所少有的切实正见
,

知晓修行方法
。

上师一人实际上办了一所没

有牌子的佛学院
,

培育了数百名僧才
。

法海喇嘛骨子里是个地道的禅师
,

是个

难得的明眼人
,

他反复强调
,

修行之要唯在明

本心地
,

先须得正见
,

他曾教诫我
: “
洞山说得

好
: `

只贵子眼正
,

不贵子行履
。 ’

有见地必有

修行
,

真正见地必从修行中得
;
有修行却不见

得有见地
,

缺乏正见
,

与外道无别
。

有相的佛
、

菩萨未必可靠
,

唯一可靠的是自己的本心
,

是

佛经
。 ”

他自信找到 了真正可靠的安身立命之

本
,

唯依自心
,

了无疑惑
。

他说
: “

就是佛菩萨

现前
,

我也先得和他打打机锋
。 ”

我问
:

纵得正

见
,

多劫烦恼习气犹如暗流
,

可奈它何 ?答云
:

“

如观虚空浮云
,

起灭无从
,

何碍于空 ?
”
又问

:

“

法性寂寥
,

师不感寂寞吗 ?
”

答云
: “

是希望有

真正 明眼人来
,

和他打打机锋
,

我输给他
,

可

惜多年未遇一个
,

只有到定中去和佛菩萨
、

空

行母打了
。 ”

法海上师的宝贵处
,

尤在于汉藏佛学之

融通
。

近代以来
,

藏传佛教再度传入内地
,

对

汉传佛教起了不容忽视的影响
。

汉藏佛学融

合
,

乃至吸收 日本
、

南传佛教之长
,

成为中国

汉传佛学发展的必然趋势
。

汉地僧俗赴藏学

法
、

回内地弘密者
,

至今络绎不绝
,

而 以藏僧

入内地学汉传佛法
、

涉足甚深者
,

恐怕只有法

海喇嘛一个
。

后来他虽又转而入藏
,

但从他的

言行看
,

他还是立足于汉传佛学
,

从两相融通

处吸收藏传密法
,

教
、

禅
、

密
、

净兼宣并弘
,

对

机施教而不轩轻汉藏显密
,

不象有些人那样

否定汉传佛学
,

力图把西藏的某一教派从理
、

法到制度原样移植到汉地
。

法海上师虽着喇

嘛装
,

传白
、

红教密法
,

却不大愿讲 自己承何

宗派
,

强调 持戒学教为本
,

所讲为汉传的《华

严经 》
、

《起信论 》
、

《教观纲宗 》等
,

他的庙子用

的是汉传律仪和念诵仪轨
,

僧尼着汉传僧衣
。

他虽不断灌顶传法
,

却不侈谈密胜显劣
、

即身

成佛
。

曾听他说
: “

大圆满成就时最后的法性

穷尽显现
,

略当于禅宗人破重关
、

末后关境

界
。 ”

我问
: “
人言此法修七 日成佛

,

或七 日必

见本面
,

果如是否 ?
”

答云
: “

此法好多人修了
,

有的七天内看到某种光
,

有的能得一些定
,

你

也可依法本修习
。 ”
又说

: “
现 在来受灌学密

者
,

只不过就其意乐种些善根
,

假名为修密法

而 已
,

实则此法非诸缘具足
,

闭关数载
,

谈何

成就 ! “

对老年求法者
,

他只授与往生极乐法
,

命净密兼修
,

求生莲邦
,

我提起密宗大德黄念

祖居士现在归于净土
,

念佛不辍
,

他赞叹
: “

那

好
,

很好
。 ”

他虽得宗门正传
,

却不轻易以宗门

方法接引非器 ;虽大讲顿悟见性
,

却强调悟理

虽一法不立
,

事修则须渐积众善
,

悟了正要

修
,

经论要看
,

佛要念
,

气脉
、

禅定
、

神通要修
,

福德
、

度生事业要修
,

论理虽即身成佛
,

当下

便是
,

若论修证
,

仍须循小乘三贤四圣阶梯
,

一步步来
。

我认为若非过来人
,

难得如是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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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
。

他的见地和做法
,

对融通汉藏
、

重建中华

佛学
,

提供了值得重视
、

至为宝贵的范例
。

我自受大手印灌顶后
,

工作调到了四川
,

应时势所需
,

几年来埋头笔耕
,

再未顾得上去

看望上师
。

确如上师所预言
,

这几年我在世间

的功名利禄和弘扬佛法的事业上
,

诸事如意
,

出版
、

发表了近二百万言的弘法文字
,

在学术

界
、

社会上有了一定影响
,

呕尽心血
,

做了自

己力所能及的事
。

我觉得这与上师及法系的

加持相关
,

我写出来的不少见地
,

实际上是依

上师的指授发挥
。

但对上师所传的法
,

未能好

好修习
,

修行有退无进
,

也就没好意思多打扰

上师
。

我当然不会忘记上师
,

我相信上师会护

念我
,

今年上 山听师兄们讲
: “
上师这几年来

多次向我们提起你
,

赞不绝口
。 ”

我的打算
,

是

在尽快了却文字因缘后
,

抽身到上师那里去

闭关修学
,

谁料我还未卸下文字包袱
,

上师便

速尔舍我而去
,

真是悔莫能及 !

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
,

人才断层多年
,

有

修有证的明眼善知识难得
,

成为今 日大陆佛

教最突出的间题
。

近代佛教复兴运动中培养

出来的最后一批人才
,

都已七老八十
,

这几年

纷纷西逝
,

正是
:

法运正呼龙象出
,

诸贤却自

往西方
。

如果说
,

明真
、

观空等大德
,

以八十余

高龄而走
,

也是人事代谢之自然的话
,

则郭元

兴
、

法海喇嘛这样年甫七十
、

健壮康强的大德

避然西归溉不能不令人惋惜沉痛了
。

法海上

师走后
,

我还想
,

今后若有问题便去请教也是

教禅密净兼通
、

有修有证
、

极令人尊敬的大德

黄念祖居士
,

谁知只去请教过一次后
,

未及四

个月
,

此老也贪笑生西
。

几度打算起身去拜访

的离欲老和尚
,

也忽然先走一步
。

我等众生
,

何以福薄如斯 ! 缘铿如斯】障重如斯 !

在此
,

我以 自己无补于事的追悔和沉痛
,

贡献于青年佛子
:

善知识难得 易失
,

易失难

得 !只要认准
,

就应抓紧依止
,

勤勤请问
,

把他

们的正 见和修证经验悉数继承下来
,

此乃学

佛之捷径
,

此乃时势所急需
。

我见过一些青年

僧人
,

走南闯北成十年
,

还找不到一位可依止

的师父
,

实则尚非天下无明师
,

而是自己无 明

眼
。

若以佛的标准去衡量别人
,

即使遇佛陀再

世
,

恐怕你也会挑出他的毛病
。

若放下我慢
,

以见人长处便去学的态度去拜师
,

我看不仅

很多庙子里尚有明师
,

就是白衣居士中
,

也还

不无具正见
、

有修证的人
。

我既祈愿法海上师在常寂光中垂慈加被

护念我等
,

又祈愿他和诸贤圣乘愿再来
,

更祝

愿佛教青年尽快成才
,

涌现大批法门龙象
,

推

动法运兴隆
,

国家昌盛
,

世界和平
。

【禅林清韵】

莲 颂

悦 莲

出泥入水
,

出水入空
,

亭亭玉立太虚中
。

不尘不染
,

不恶不善
,

远离分别 自无念
。

妙相具足
,

与觉相应
,

一毫一毛尽佛性
。

真如本心
,

湛然不动
,

无业无报才是净
。

清净佛土
,

三辈往生
,

于法自在悲智融
。

相好庄严
,

喜舍慈悲
,

妙德妙行真实慧
。

诸法指归
,

朵朵宝莲
,

闻佛闻法不退转
。

无量寿佛
六凡不缠

,

四圣不沾
,

世法佛法都不恋
。

佛慧智海
,

自然化生
,

体至无极身清净
。

佛恩布施
,

八方上下
,

无穷无极无量刹
。

光中极尊
,

佛中之 王
,

瑞照十方无量光
。

一乘愿海
,

殊胜宏深
,

法藏比丘发愿心
。

因圆果满
,

积功累德
,

法藏成佛阿弥陀
。

万德洪名
,

遍诸佛国
。

无量寿佛阿弥陀
。


